
第 1 页

爱 情 淡

年大学生最佳小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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甜蜜的耳光

清华大学　　乐颜

想起来就烦，怎么今天从早到晚碰到的都是打耳光的事

件。

今早有两个人跟我说过打耳光的事情。阿紫和李娅。在这

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耳光的问题。我以为它们只会在电影电视里

出现。

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单纯，或者傻瓜，见识浅，随便你们怎

么想。可在今天以前，我真的觉得生活中打别人耳光和被别人

打耳光的事情极少发生。至少我没有遇到。唉，可是今天，我

们从早到晚谈论的都是打耳光的事情，想起来就心烦。

阿紫说

今天早上我刚刚起床，阿紫就说起了耳光事件。阿紫是材

上看到的。料系的女生。她是在楼里的 某男生郁闷地说

被他女朋友一连扇了六个耳光。耳朵直嗡嗡响，两眼冒金星。

那时候我正对着镜子梳头。听她说完就转过身来问为什么。

因为他女朋友考试考得不好，再加上心情也不好。这哥们

儿又不体贴，所以女友为一件芝麻小事儿怒了，动了手。就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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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餐厅门口。很多人看到了，闹得他挺没面子，当时也没敢还

手，只是捂着脸看女友，敢怒不敢言。郁闷至极，跑来网上诉

苦。

我们学校是全天二十四小时通网，不付费，直接从我们的

补助里扣除。所以我们养成了一开电脑就在网上挂着的习惯。

但我不爱在学校 上挂着。无聊。这原因倒不是我有多的

高尚。

你们知道，我们学校是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。男生多女生

少。六比一的比例。要是你去十四十五餐厅的话，你会更有感

觉。满眼望过去全是黑压压清一色的男生。时间长了，这里的

人们把离男生楼最近的这两个餐厅改叫和尚餐厅。对了，还成

立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地下协会，简称光协。听名字你也能猜

到，其实就是光棍协会。大学四年没谈过恋爱的男生多了，当

然，大学四年换了几茬男友的女生也就海了。于是就有了僧多

粥少的说法，也就有了很多师范院校或者女子学院的女生老爱

在我们 猫着逮帅哥的传闻。

是男生们的发泄地。如果你说你是一个漂亮美眉，你

，你会备受瞩目的帖会有无数人 。有关男女生交往的帖子太

受欢迎。譬如某天一个男生说看到某美眉在大雪天连车带人摔

在了主干道上。他这个心疼啊，赶快去扶。没想到至少有八个

人已经捷足先登付诸行动。于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漂亮美眉

被一个其貌不扬的男生扶起，帮着拍身上的雪，心里特堵。

这个帖的回复居然创了历史新高，上了十大排名。两个小

时不到有一百人回复，都替他惋惜，然后纷纷为自己设想一个

浪漫的开始。唉，其实你也得理解，他们天天泡在实验室，给

自己在网上找个乐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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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告诉你们打耳光的背景。知道背景后

你们就会明白，为什么这位挨耳光的男生非但没有得到同情，

反倒惹来一身臊。大部分人都说他在卖乖。一个美人胚子打你

一下能怎么样啊？手又小，劲儿又不大。打是亲骂是爱，甭身

在福中不知福啦。

那哥们儿一下子老实了。忙不迭地回复说是是是。

阿紫嘻嘻哈哈说完了瞅着我。我说完了吗？她说完了。我

说我该去学生超市买东西了，有点饿了。

喂，你怎么不评价一下啊。

有什么好评价的，不就是一女生打了一男生吗？

你不觉得过分吗？

没觉得。这叫周瑜打黄盖。之后两个人有可能会互相心

疼，一个问手疼不疼，一个问脸疼不疼，感情会牢固，甜蜜

蜜。

那倒是。明明，你打过别人耳光吗？

没有。

没劲。

你打过你家阿伟吗？

也没有。

你也没劲。

阿紫说你今天怎么啦？也不发表点感想。你不觉得那女生

很不得了吗？敢伸手打人，多爽啊。哇，真想试试打别人耳光

的感觉啊。我长这么大还没扇过别人耳光呢。

呵呵。我当时正笑着涂口红。听她这么一说涂不上去了。

变态啊。打电话叫阿伟，对他说你想打他耳光，不然活不下

去。帅哥一时心疼，就会把脸主动凑过来，让你没法下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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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行。万一他休了我不就麻烦啦？再说了，那样打也不过

瘾啊，得有情绪，得冷不丁。

知道就好。

总之打人耳光的感觉肯定不错。真想体验一下啊。嗯，得

找个对手，然后还要有理由。

你体验过被别人打吗？

没有。

我就故意装做暧昧的模样朝她笑。

你这人越来越没劲了。那耳光是甜蜜的。懂不懂啊你。

阿紫美女，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，别瞎琢磨了。耳光这个

问题。有男生愿挨，也有男生会还手。

阿紫气哼哼，不再理我。

第三种人

去超市买了些东西，我在林阴路上走。李娅打电话来。她

在实验室，有点郁闷，想找人聊天。于是我就坐在草地前的椅

子上跟她煲电话。

她说你今 了吗？我说看了。天看

感觉很爽是吧。她说。

谁爽，那女生不会是你吧。

李娅说别逗了，我怎么会那么弱智啊，还当着那么多人。

不过我倒想打别人一耳光，最近特郁闷。

谁又招你了啊，这么说话。

李娅是工程力学的博士。最近在推一个公式，据说是挺难

推。她老板极厉害，天天盯着她，就怕她偷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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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娅同学今年二十五了，还没有男友。最大的理想就是找

个有车有房有孩子的男人做老公。省事儿啊，一进门就有人喊

妈。要不就去国外工作，买一栋别墅，做一辈子独身女人。她

常常得意地说起她的理想，然后大笑。笑完后就郁闷地一遍一

遍地问我那个叫李娅的女生是不是第三种人。

第三种人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。在我们这里是路人皆知。

他们说 大有三种人：男生，女生，女博士。所以李娅出去很

少跟人说自己是博士，她常常冒充硕士。

李娅在电话里跟我诉了会儿苦。说她平安夜被导师叫到实

验室做实验。一想起这个她就想跳楼。新年第一天导师要求她

去做汇报。他没有时间概念可我有啊。我快要累死了。有良心

的话，你记得要给我收尸啊。

其实李娅不是书呆子，挺好看，挺活跃，是游泳健将。喜

欢唱歌，有自己的个人网页。只是错过一次恋爱，后来爱情就

不找她了。

唉，高处不胜寒。

日本帅哥

梁赖友和是我的学生，日本人。我在我们这儿兼职教留学

生文学课。当代文学。

梁赖长得真像个明星。日剧里的男主人公似的，头发很

长，后面梳起来。一张脸总是很酷，他是我们这里中文系的留

学生，大 大已经熟门熟路。他高大的身影背着旅行四了。对

包从校园里潇洒走过时，总会引起不少人的注意。我第一天上

课的时候就发现他了。具体说是发现他很帅。面无表情的一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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俊美的脸，二十三四岁的模样。穿件黑色的高领毛衣。用时髦

的话来说是帅呆了。一次讨论会上，兼职的那帮人说起各自班

里的学生，女老师们都提到了梁赖，说那小孩儿长得真精神，

跟个明星似的。

后来才知道梁赖就是日本的歌星。在电视台露过脸。后来

学了一年汉语，来到了中国。梁赖身上总有好闻的香水味道。

懂礼貌，绅士。其实他们都挺懂礼貌。我上课或者下课时他们

每个人都会站起来，鞠躬，说老师好，老师辛苦。说实话，大

部分老师不愿意教他们。他们只相当于中国初一学生的水平，

教起来挺没劲。和他们说起文学往往是大家都受罪，没有共

鸣。但是他们有时候还是蛮可爱的。所以后来我渐渐爱上了当

留学生老师这个行当。既不费力还可以挣钱，两全其美。

留学生们总爱迟到。然后在门口风尘仆仆地鞠一躬就进

去，丁丁当当的。那天梁赖迟到，还有三个人。我有些生气，

盯了他们一会儿。直到他们低着头说老师对不起。你们真令我

失望。我说。这一招是一个师姐教的，挺管用。屋里安静下

来，鸦雀无声。下课的时候，梁赖走到讲台上。老师。他说。我

抬起头看他。他很高，我得仰着 我看他。脸。他拿起我的手。嗯

他把我的手放在他的额头。我发烧了。烫不烫？他的额头

并不烫，我又摸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差不多的温度。我昨天晚

上发烧了。他说。起得晚，所以迟到。请老师原谅。

他英俊的脸上堆满了讨好的微笑。我笑。我不能拒绝他善

意的谎言。虽然是个小伎俩，但总归是无伤大雅。

他的额头很光滑。我回到宿舍跟阿紫说起，她跑过来赶快

拉我的手，是这只手吗？

是啊。他硬拉我摸他的额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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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幸福啊，居然有帅哥主动让你摸。我得拉拉你这只

手。

我笑着打她，你好三八。

梁赖的汉语说得不错，但作文写得极差。他几乎不会写

字，像蜘蛛爬。据说他和一个中国女孩子正在谈恋爱。有一天

他烫了头发，很蓬乱，遮着脸，一只耳朵上打了耳洞，戴着金

色的耳环。那几天嘴里总哼着郑钧的《灰姑娘》，课间时煞有

介事地唱给我听。声音极动听，很迷人。学期快结束时他上课

常常迟到，但总是要找个理由，病了，打吊瓶了，拉肚子了，

日本来朋友了，诸如此类。上课时他总是低着头，因为头发很

长很乱，不细看你看不出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听课。但多半时间

他是在睡觉。我每次从他身边走过时，他的同桌，一个漂亮的

跟个瓷人似的韩国女孩子就碰他，然后紧张地看我。但我没有

兴趣理他。跟一个帅哥过不去，还是一老外，犯不着。

我现在絮絮叨叨说着他们，你肯定烦了吧？说实话我也烦

了。这几天我为他考试的事儿心烦。真的很烦。我和他是朋

友，他曾请我吃过一次日本料理。当然那天还有其他朋友。中

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印尼，都是一帮亚洲人。

梁赖还和我散过步，在秋日的银杏树下，说起过他的中国

女友。一个很聪明的女生，长得不怎么样，但很倔强很高傲，

大的计算机是个天才少年，十六岁考上 系，就住在我们楼

下。他说起女友来的时候充满了自豪。后来我对阿紫说那样一

个女孩子怎么会喜欢梁赖呢？他除了长得顺眼之外，其实没什

么内涵，且智商也不高，银样镴枪头啊。阿紫说人家那叫女才

郎貌。妞泡帅哥不行啊？

梁赖意料之中地失恋了。女孩子吹了他。他在作文里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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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都说日本男人玩中国女人，可是我们这是什么？他用了

两个问号。我看着他的作文大笑。能想象到他那张脸的郁闷。

也许这才是他旷课的真正原因。

有一次看到他在校园里边走边抽烟，身边搂着女孩子。但

女孩子的模样一看就是外国人，日本或者韩国的妞。我想起有

学生对我说住在梁赖隔壁感觉不好，他屋里深夜总有女人发出

怪怪的声音。那个女生对我说起的时候边说边捂着嘴笑，我也

笑。他们晚上闹到很晚，白天当然上不好课。女孩子说。

还有一次在鱼太郎看到他。鱼太郎是个韩国人开的歌厅，

从包间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喝得东倒西歪，一帮年轻人架着

他。这种地方他是如鱼得水。

期末考试他很差。整张卷子只做了三道题。就是全给满分

。他要补考，也到不了 要重修，要延期毕业，花上笔钱。

我理所当然地没有给他及格，我知道我做得没错，可心里却像

做了贼，这几天我不敢接电话。我怕他来找我。

我拎着东西走到楼下时他就站在楼门前。我一眼就看到他

高高的身影，穿着黑色的短风衣，戴着墨镜，他看到了我，想

躲已经来不及了。

老师好！他远远地朝我鞠了一躬。嗯。我点点头。有件事

情请老师帮忙。他说。我说梁赖你不要客气，有事情就说吧。

我今年有三门不及格。事情很麻烦。梁赖的眼里充满了企盼。

我说这个事情我恐怕不能帮你。

我知道老师为难。我会万分感激的。

没有办法。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拜托老师啦。他又鞠了一躬。然后又鞠了一躬。

别这样儿。梁赖，我们是朋友，能帮肯定帮。可是，试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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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上交的，我没有办法改动。而且我把成绩已经交给系里了。

梁赖看着我。啊了一声，满脸的失望。

叶老师，我以为我们是朋友。可你很无情。

他这么一说反倒成了我出卖朋友。我抬起头看他，说

实在不好意思。

中国女人都很无情。梁赖朝我像日本军人那样低了一下

头。抱歉，打搅您了。

梁赖，做人是要讲原则的。

明白了。

走了几步。梁赖回过头，这里，他指着他的脸，挨过中国

女人的耳光，真狠啊。记住了，一辈子忘不了。

梁赖的背很挺拔，蓬乱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很酷，显得他

很悲壮。

嗯，这是今天第三个人跟我说起耳光的事情了。

阿紫听我说完梁赖的事情大笑。

打倒小日本。爽啊。

别给人上纲上线，小情人吵架，没那么复杂。

那时候阿紫正在和一个网友说到兴头上。噼噼啪啪地打着

字，小脸红扑扑。我对上上签说我也很想打人耳光，他说他要

在我面前肯定要我打。阿紫格格地笑。

我说我得去做头发。头发太长了，要剪一剪。

那就去金剪子吧。

做得好吗？

好说不上。帅哥还可以。

色鬼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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呵呵，帅哥都是摆设。她后来关了电脑。在椅子上摇啊

摇。怎么样可以把 的谈话记录删掉？

按删除就是。

留不下痕迹吗？

应该是吧。我不清楚。

阿伟虽不是电脑专业，可也会做手脚。

是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？

得了吧。阿紫笑，脸有些红。

理发店

理发店里人很多。田震在低低地唱。

有人热情地来招呼我。洗头，按摩。女孩子温柔地跟你说

着家常。

男理发师谦和地摸你的头发，他的头和你的头并排着在宽

宽的镜子里，轻声问，咱们剪个什么样儿的？

那一刻我想到了陈染的小说。名字记不起来了，是说一个

女孩子和男理发师的恋情。男的很温柔很英俊，所以她想和他

上床。终于他来了，和她做爱。她又觉得惶惑。陈染还写过拔

牙，男医生为女病人拔牙，拔牙动作让女主人公联想到了某些

隐秘。

现在我坐在镜子前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不然我也就成女作

家了。我是个粗心的人。感觉常常简单，是直线。

那个栗色头发的男孩和我边聊边剪。他的声音好听，总是

顺着你说话。头发开始掉下来，簌簌地落在地上。他的手偶尔

从耳朵边不经意地划过，有些痒，并不凉，是陌生的温暖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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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候我听到店里开始放梁咏琪的《短发》，深情款款。

走出理发店，一拐弯，正好看到当代商城广场前的鸽子突

然扑棱棱飞走了，振翅高飞的模样让人神往，极漂亮。

街上有个女人在拼命奔跑。后面跟着几个男人。跑得快，

匆忙。路边的人纷纷避让。远远地女人好像被他们抓到了，扭

作一团，有人啪啪地打她耳光，女人的长发来回地晃着，随着

一只暴力的手。我听到了女人绝望的号叫。一辆面包车开过

来，她被几个人抱起，双脚离地地挣扎着，被塞了进去。

站在天桥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出了会儿神。天气很

冷，天桥上有风。

男作家或者男诗人

老黑是个诗人，还是个散文家。学历史的，挺有学问。

那天我在我的韩国同学顺姬的房间里玩。他进来了，穿着

深蓝色的半大风衣。是冬天，屋里暖和，他带着一股风尘仆仆

的凉意。顺姬说这是叶明明。老黑就伸出手来说，幸会啊幸

会。

他的面容硬朗，急促的声音有些沙哑，爱打手势，思维敏

捷。有一天阿紫说跟你一起走路的那个帅哥是谁啊，穿风衣的

那个，挺像回事儿。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她是在说老黑。我得

说实话，我没有看出他长得有多帅。

我和老黑吃饭时才算认识。顺姬的男友不会中文，所以他

们一起说韩语，为不打扰他们，我和老黑就瞎聊。吃的是韩国

菜，听的是韩国话。这时候你旁边有一个人说着地道的汉语。

叫你不想听也得听。不想聊也得聊。所以我和老黑就聊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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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南海北，中外文学。老黑那天表现出了他的幽默，我现在想

起来他也就那天幽默。后来他的话题开始变得急急歪歪，鸡零

狗碎。

他说起过妓女历史的演变。他说古代的妓女很多是卖艺不

卖身。又会写诗又会画画，还会唱歌弹琴跳舞美色。全才啊。

全中国也没几个。那才叫才女呢。后来慢慢地体制变了，时代

变了。女人的分工不同，专门化了。女画家女作家女诗人女歌

星女影星，最后有一种专门靠跟男人上床挣钱的职业，就是现

在我们说的妓女。他吃了口菜，边嚼边得意地看我。以后我准

备研究青楼史。这个创意怎么样？

老黑后来送给我两本书。他写的，一本诗集，一本散文

集，里面有他的照片，还有他的心情感悟什么的。他的书上写

着好友叶明明谨存。他请我看过两次电影，一次话剧，一次音

乐会，还在雕刻时光坐过几次。对了，他还和我一起在五道口

散过步。买过一斤热腾腾的糖炒栗子。那是个下雪天，他手里

托着牛皮纸的信封，和我一起走在北京的大街上，我就从他手

里拿着吃，边走边说边喀吧喀吧地剥栗子。

我去过他的房间，一室一厅。那天他给我看过一些他的日

记。关于写我的。他在日记里说他今天遇到了叶明明。和她聊

了很多。聊了什么他也都记了下来。另一段是关于我小说的。

还有一段是说他喜欢我说过的某句话。说实话我不记得我说过

什么。我看他在日记里认真地写我说过的话时感觉后背直冒凉

气。我怀疑我自己说没说过这样的话。想了半天没想起是否说

过。

老黑说你哪天成了名人我会给你来个叶明明语录，你别不

在乎啊，会用得着呢。以后我们写信什么的都得好好留着，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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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历史资料，很珍贵的，省得让后人搜集怪辛苦的。给这些

书信起个名字叫爱明小札吧，跟徐志摩的爱美小札一样。

老黑真受不了你，别酸了。我成不了名人，您也别给我记

语录，拜托啦。我后来笑，呵呵，你这不是折我哪？

那天回宿舍的路上我一个劲儿地提醒自己以后说话一定得

注意，尤其是在老黑面前，哪天顺嘴溜出句不文学不淑女的话

让他记在小本本里进入历史岂不惨啦。

他很清洁，屋子整洁有序，桌子上有他在西藏布达拉宫的

照片。他的字工整，有力量，像个男人样。他每天坚持记日

记，日记本一尘不染。他喜欢擦桌子，我们说话时他常常擦桌

子，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擦，一开始我以为桌子上真的有脏东

西，后来我发现不是。是他“碎手”，下意识。看着他擦桌子

我就设想老黑要是结婚了会是什么样子。家里肯定一尘不染。

一个天天擦桌子的丈夫。有趣有趣。我想象着老黑天天趴在地

上擦他家的木质地板的模样，一想就想笑。他未来的太太估计

会幸福得一塌糊涂。

第一次去他的房间我们聊得很投机。聊了四个小时直到两

个人都饿了才跑到外面去吃过桥米线。我说人生就是为了快乐

时他郑重地纠正我要说幸福，而不是快乐。他说快乐是一个享

乐主义的词，让人想到没脑子的女人，很庸俗，他不喜欢。他

喜欢幸福二字，他说叶明明你不要用快乐二字，你要学会用幸

福，幸福二字很高尚。这让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他对我真是

器重。后来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做个高尚的女人，要学会说自己

的理想是过有意义的幸福时光，强迫自己不说理想是快乐而自

由地生活。

唉 可我真的很没记性，过了几天就忘到脑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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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老黑在电话里说他的硕士论文有问题了，想和我讨论

一下。叶明明你能帮帮我吗？

没问题啊。我会帮你出主意的。

那太好啦，今晚来我这儿吧。我好好招待你。

放下电话我对阿紫说今天我和一个帅哥作家见面。

李 娅

上午的时候，李娅肚子有些痛。跑了几次厕所。开始拉肚

子。她吃了几粒氟派酸。这时候她还在生理周期。腹部更加疼

痛。李娅上午脸色苍白地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，很想回宿舍躺

一会儿。不然会虚脱的，她对自己说。

李娅是在餐厅吃饭时被人喊回去的。说是导师从欧洲回来

了，要听她汇报，顺便给他们上堂课。

李娅到实验室的时候，只有几个师弟来了。导师没有来，

副导师也没来，师兄也没有。我好像没跟你们说过吧，李娅是

那个全国著名的一级实验室里惟一的女生，成绩优秀，是导师

带了四年的宝贝。从硕士就带的。现在李娅看到他们都没来很

生气。坐在电脑前开始玩游戏。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吧。导师来

了，副导师也来了，师兄也来了。

副导师说了几句新年过得好吧，然后就说开始吧，小娅你

先说吧。

李娅拿着厚厚的材料开始汇报。这时候她的肚子有点痛。

头上出了汗。终于讲完了。导师说很好，说得很完整。做学问

就得这样。你们要有责任感。别出去给 大丢人。后来导师讲

起了国外的科研。老头已经七十岁了。说话慢，但不时地说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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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话。以前李娅喜欢听她导师讲笑话。他的包袱抖得出其不

意，能让人真正地开怀大笑。可现在李娅就盼着赶快把这堂倒

霉的课上完。

导师说完了副导师开始说。副导师的思维很敏捷，话说得

挺快。眼看要结束的时候，李娅的师兄问了一个问题。说实话

这问题问得很好，要是搁往常李娅会很愉快地加入这次有意义

的谈话。可是现在李娅身上很痛，情绪也差。对了，她晚上还

要跟一个人见面。当然是见一个男人，白领青年，早就约好的

一次见面。想起这个李娅更难受了。她需要睡会儿，然后把自

己打扮得美艳光鲜。

导师说时间不早啦，今天是周末，你们没别的事情我们就

聊一会儿，要是有事情就散。

没事，我们都想听您谈谈，没有什么比科研更重要。师兄

说。

这时候李娅突然就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把刚才发言的材料一

下子扔到师兄脸上。“马屁精！”之后李娅一拍桌子，扭头就

走。李娅对我描述的时候笑着说师兄的脸当时就绿了。整个实

验室的人都傻那儿了。后业李娅冲到了卫生间。李娅说她当时

想到了耳光两个字，但她不会真打。那样做有点太三八了吧。

他们背后肯定会骂我是第三种人。李娅后来对我说。过了

二十多分钟，有师弟敲门。李娅再一次走进屋的时候导师看了

她一眼，朝她招招手，要她坐在他身边。李娅说对不起。导师

摆摆手，我知道你们各个压力大。可肩上的担子也重。

你跟抽了风似的啊。回去的路上师兄对默默走在他身边的

李娅说。

我今天不舒服。


